
名称：我在黑福的日子 

请注意！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我的名字是李小伤（假名）。这篇见证

集的内容是记载我在信仰历程中其中３年多时间的亲身经历。见证

集里的内容、所发生的事实和神在当中的作为全部都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当中的人物名称、发生的地点及年份都是虚构的(但是发生的月

份是真确的)。假如和某些兄姊的名称有相似的地方，都是（如有雷

同，实属巧合）。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将天父在我身上的作为，能够赤露敞开

地见证出来，但是又怕将见证公开后会引致不良后果，例如：弟兄

姊妹对某教会、某牧者或某些肢体会有不好的印象；某教会、某牧

者对这篇见证的事实公开否认；甚至引致更严重的争论等..…其实

我只是希望向众人见证神的作为，并不想对某教会或某些人作出任

何批评；正所谓「针对事，并非针对人」。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希望各位主内肢体首先在天父面前立志遵

守下列几项守则，才可以看这篇见证集。如果你自问不能够这样做

的话，就请你切勿看这篇见证集。 

 

1.如果你知道或估到见证集中的人物和教会，就请你明白本篇见证

集是针对事，并非针对人，所以请你不要作胡乱猜测，也不要向其

它人查询意见、更不要和其它人私底下讨论其中的内容。 

 

2.如果你根本不知道本篇见证小说中的人物和教会是谁，就请你不

要理会见证小说中的人物和教会是谁、也不要放在心上。 

 

3.除了我本人及打字员陈大伟弟兄外，任何人未经得我们其中一人

批准，都不可以将见证集的内容向外泄露半句。 

 

  此外，基于保密关系。即使你们问我是否见证集的主角，我都

会否认。这算是我一个（预先公开的谎言），敬请原谅。 

人物介绍： 

李小伤（ＨＥＮＲＹ）：本小说主角，全篇小说以他第一身角度去写，

所以如果有些内容是过份主观的话，敬请见谅。 

 

张河川牧师：李小伤任黑福干事时的主任牧师，后来以（私人理由）

辞职。 

 

刘乐茹姊妹（ＨＥＬＥＮ）：李小伤在黑福聚会时最欣赏和喜欢的姊

妹，但最终他们都没有拍拖。 

 

何碧好姑娘：黑福的女传道人，后来在｀教会风暴＇中没有离职，

但李小伤认为她已得到了应得的报应。 

 

杨家伟先生：在黑福任职男传道只有一年，在｀教会风暴＇中与张

河川牧师做了牺牲品（离职）。 

 

陈允昌先生：黑福实习神学生，毕业后接替杨家伟先生任黑福男传

道，是最鼓励李小伤转会黑福的教牧同工；亦因为他令李小伤经验

到自己可以知道将来的事。 

 

曾主光先生：黑福诗班指挥，引致｀教会风暴＇的主要人物，后来

离职。 

 

胡志茵姊妹：李小伤在黑福聚会时的团契团友，因为某些事件而和

其它黑福姊妹一样，被李小伤列入｀黑名单＇；导致李小伤离开黑沙

路福音会。 

 

黑沙路福音会提多团契团友 

莫国祥夫妇（祥哥，祥嫂）、MATTHEW、PEONY 夫妇等…… 

黑沙路福音会其它同工 

马冰慧姊妹（ＩＲＩＳ）（干事）、马春兴弟兄（资深堂役）、翟龙兴

弟兄（堂役） 



01. 为何我会返黑福？ 

 

  我的名字是李小伤，英文名叫ＨＥＮＲＹ；我是在一九九五年

八月左右返香港筲箕湾黑沙路福音会（简称黑福）聚会的。为何我

会返黑福呢？ 

 

  还记得在九五年四月左右，那时我还在荃湾某大集团里任职会

计文员。那时每当我祈祷时，圣灵就催逼我辞职；起初我不以为意。

但隔了一段时间左右，这种感动仍然存在，而且圣灵让我对基督教

机构有负担。我那时才肯定这种感动不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乃是

神的意思。于是我便在六月尾左右辞职。那时我祈祷向天父说，我

可以在一个月通知时间里只是寻找基督教机构工作；但是当我正式

离职后，我不会只是寻找基督教机构工作（因为始终基督教机构很

小请人，所以我不可能只是应征基督教机构）。如果真的想我在基

督教机构工作的话，就希望在一个月通知时间里让我找到工作。

结果天父真的应允了我祷告，让我在未离职前已找到黑福干事一职。 

 

  我在九五年八月一日正式在黑福事奉，那时黑福有张河川主任

牧师、何碧好女传道，马春兴弟兄（兴伯）、翟龙兴弟兄（兴哥）两

位堂役、女干事马冰慧姊妹（ＩＲＩＳ）、两位实习神学生（其中１

位是后来的男传道陈允昌先生）和我共８位同工。那时因为我的教

会生活不稳定，经常转教会聚会，感觉很疲倦。刚巧那时我在黑福

出任干事，我于是便顺理成章地在黑福聚会。我那时有两个愿望，

第一是希望可以在这间教会稳定聚会、跟着转教会会藉、和教会里

的姊妹拍拖、跟着在黑福礼堂里结婚（黑福是正式可以举行婚礼的

基督教教堂）；第二是希望在黑福做完干事后，可以入读神学院的神

学学士课程。但是我做梦也想不到这两个愿望都不可以达到。 

 

 

 

 

 

 

02. 初到贵境 

 

  在张牧师介绍下，我参加了提多团契聚会。这个团契是星期六

晚上聚会的；团契出席人数大概三十多人；而当中令我留下最深刻

印象的可算是刘乐茹姊妹（ＨＥＬＥＮ）了。 

 

  我在同工介绍下认识了她。她的样貌并不十分出众，所以我对

她的印象普通。但是后来在团契认识时间多了，察觉到她有很多优

点。还记得数年后的某一天，我和她的丈夫ＡＬＡＮ倾谈时，知道

他钟意ＨＥＬＥＮ对圣经真理追求认真；这一点我相当同意，当年

我亦都因为她这个优点而对她有好感。另外我觉得她事奉很认真。

还记得那时，每逢她负责崇拜领诗时，她都会在星期二致电教会(星

期一同工休息），问星期日崇拜诗歌。可能因为我欣赏她这种对事奉

的认真，所以以后每逢她负责崇拜领诗时，我在星期三已经把崇拜

程序表草稿影印一份给她看。因为这样就常常被同工取笑，从此教

会同工经常在我面前以Ｈ小姐称呼她了。她曾经是我在黑福里最欣

赏及钟意的姊妹。不过后来从何碧好姑娘口中得知，她已经有心上

人，所以我把她当作普通弟兄姊妹看待。 

 

  至于在教会同工关系方面，起初我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还

记得在大除夕感恩见证会中，张牧师分享其中一件感恩事项就是与

同工相处得十分融洽；我十分同意他的分享。但后来才发觉，好的

东西一定要珍惜；否则会很容易失去的。 

 

 

 

 

 

 

 

 



03. 恶梦开始！ 

 

  起初在黑福任职干事时，和其它同工相处没有问题；但是可能

我对另一位干事－ＩＲＩＳ太有爱心关系，因而出现了问题。我曾

经在同工面前表明，我不会钟意有男朋友的姊妹，而ＩＲＩＳ有位

男朋友在英国读书；但是有一次张牧师在她面前无缘无故地向我提

议如果某些姊妹有男朋友的话就向神祷告，我当时断然拒绝。而之

后有一次张牧师在我和她都在场时，向她提议把我当作弟弟看待(应

该是哥哥，因为我比她年长)。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样想呢？ 

 

  虽然我不能够十分肯定她对我有意思，但是我相信机会很大。

我于是向神祷告，希望她绝对不会对我有意思。结果祂真的听我祷

告，令我在她面前表现差；例如：扮鬼脸、对她粗声粗气、还有

之后发生的事….。后来从她口中得知，她经常一想起我就会发恶梦，

这不知算是我的成功亦或是我的失败呢？ 

 

  除了她的恶梦开始外，我的恶梦亦都开始了。因为我的食量十

分大；所以每逢一大班团友去食饭时，我永远是最着数的那位。我

当时都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计划迟些有机会时会作出补偿。但是

他们可能觉得经常蚀底关系，所以在星期日崇拜后都不愿意和我一

起吃饭。就算我主动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都要求我坐过去隔邻那

张。他们甚至叫牧师要求我不要和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最令我气

愤的就是张牧师居然帮他们向我提出这样过份的要求。那时我真的

很想问张牧师一个问题－何谓基督的爱？他们连蚀底少少都不愿

意，这些叫基督的爱么？！他们这样拒绝肢体、伤了肢体的心，这

些又叫基督的爱么？！牧师不教训他们，反而偏帮他们，伤透了我

的心，难道这些又叫基督的爱么？！ 

 

 

 

 

 

04. 神对恶梦的响应！ 

 

  我当时祈祷问天父，我可否离开那间教会，去别间教会聚会呢？

但圣灵感动我，希望我继续留在黑福聚会；我起初不知道原因，到

后来才知道(稍后自有分解)。我于是祈祷问天父，我现在应该怎样

呢？不过每逢我问类似的问题，圣灵都会提醒我记起罗马书12:19＂

亲爱的弟兄，不要自己伸，宁可让步，听凭主怒；因为经上记：

「主说：『伸在我；我必报应。』」＂ 

 

  我于是当没有听过张牧师的说话，继续做以前所做的事。后来

张牧师向我讲，那班团友问他有没有帮他们向我说。我那时没有理

会张牧师的说话；甚至对他反感！后来直到我离开黑福之前，我都

没有理会他们的说话，照旧做回自己想做的事。 

 

  原本那时我对提多团契的某位姊妹－胡志茵有意思，但是因为

这件事令我对所有提多团契，甚至所有黑福姊妹都反感。所以就算

我离开黑福之后，我都没有和任何黑福姊妹拍过拖。那时我心想，

如果胡志茵姊妹对我有意思的话，她就算怪也只能怪那班团友了。

那时我有个领悟，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比钱还重要，是不可以用钱买

回来，但是绝对可以因为钱而失去的。 

 

  除了那班团友外，教会办公室同工都因为我食量大，所以经常

屈我请食饭，有好几次因为这些事弄致不欢而散。我当时向他们说，

迟些会请他们吃饭，但他们仍然要屈我。所以就算我离开黑福之后，

我都未试过甘心乐意地请他们吃饭。虽然离开黑福之后我有请过两

位教会办公室同工吃饭，但是这两位同工都是我离职之后才在黑福

事奉的。 

 

 

 

 

 



05. 报复行动开始了！ 

 

  在九五年年底左右，提多团契来了个新朋友。没有人介绍，是

自己来到这间教会的，她说自己是基督徒；没有人知道她的中文姓

名，只知道她英文名叫ＫＡＲＥＮ。起初我对她没有特别感觉，但

是后来觉得有点不妥。因为她每日总会有段时间在教会留连，好象

不需要工作似的。我好奇地问她，她就说因为她打自己工，所以可

以自己控制时间；我那时还不以为意。 

 

  到九六年头有一次她问我借５０元，还主动拿出１张澳洲１０

元纸币给我，她说是给我作抵押，方便她将来记得还钱给我。我因

为未见过澳洲纸币，所以不知道那张是不是真的澳洲纸币；我亦曾

经怀疑过她是否利用基督徒的爱心去招摇撞骗。但是既然她只是问

我借５０元，而且我又见到那张纸币几得意；心想即使给她欺骗都

只是５０元，所以便借给她。后来虽然要我提她，但她总算有还钱

给我，所以我不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后来提多团契团长ＰＥＯＮＹ致电给我，问曾经有没有弟兄姊

妹问我借钱。我便将ＫＡＲＥＮ问我借钱的事说给她知道；那时她

只是叫我以后如果有弟兄姊妹问我借钱都不要借给他，跟着没有说

其它。起初我不知道发生了甚么事。后来才知道原来ＫＡＲＥＮ问

过很多弟兄姊妹借钱，后来有借无还（除了我之外）。而且有一次他

们搅了个大食会（没有邀请我），ＫＡＲＥＮ负责收钱；但是收完之

后这些钱便不知所终。 

 

  结果由ＰＥＯＮＹ策划，某天晚天趁ＫＡＲＥＮ在教会便约了

一大班弟兄姊妹（包括张牧师和我）回到教会，和她面对面讲清楚。

但是ＫＡＲＥＮ说话东拉西扯，根本避开讨论还钱问题。后来大家

协议由张牧师、ＫＡＲＥＮ和某位姊妹３个人在办公室谈这件事，

其它弟兄姊妹就全部在礼堂等候。虽然大部份弟兄姊妹都支持报警；

但他们讨论完后，张牧师决定不报警，那天晚上就暂时到此为止。 

 

06. 我对她的感觉 

 

  后来我知道ＫＡＲＥＮ、张牧师、ＰＥＯＮＹ等曾经私下在教

会再讨论这件事，但是到最后ＫＡＲＥＮ应该没有还钱。其实这件

事对我反省很大。首先、提多团契弟兄姊妹因为蚀底的问题拒绝我，

但是到头来他们损失更多。可能别人觉得我主观，但是我深深的感

受到天父藉ＫＡＲＥＮ帮我报了这次仇；祂真的有听我祷告、替我

伸冤。 

 

  其次、虽然ＫＡＲＥＮ这样对弟兄姊妹是错，但是奇怪在她对

我特别好；起码她只是还钱给我，没有还钱给其它人。而且张牧师

刻意的对我说，ＫＡＲＥＮ见到其它人这样待我，都替我抱不平。

我虽然不知道张牧师向我讲这件事的用意(因为这时我已经觉得他

是个攻于心计的人)。但是我心里觉得讽刺的是我曾经向天父说过，

如果那位姊妹肯站出来替我抱不平的话，我下一个追求的姊妹一定

会是她；但是竟然会是ＫＡＲＥＮ。 

 

  其实，神藉ＫＡＲＥＮ帮我报了仇，而且她对我这么好，我就

没有像其它弟兄姊妹般这么憎恨她（不过亦都不会爱上她）。不过既

然这件事已经不需要我处理，我亦都不把这件事挂在心上；从此我

将ＫＡＲＥＮ当作普通人看待。 

 

  神虽然藉这件事帮我报了仇，但是原来神因为我所受的伤害，

而在黑福所施行的公义才是刚刚开始呢！ 

 

 

 

 

 

 

 

 



07. 同工关系恶化 

 

  其实自从九六年起，我和其它同工的关系开始转坏。除了因为

请食饭的问题外，同工对我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但是我依然不变，

仍然做回我自己，因此令他们开始不满。记得有一日，我是应该放

假的；但是当我回到教会时，何姑娘吩咐我做某些事情，那刻令我

很不满而大发脾气。到之后的星期二，同工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张

牧师第一句响应就是：「家阵唔驶你做啊？！」他们认为我在教会工

作，如果我是在教会；应该叫我做我就做，不论我是返工时间或是

休息时间。我那时觉得很受伤害，因为我是以事奉心态在这间教会

做干事的，但是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工作。那么我为何需要因

为九五年教会年刊而平日晚上留在教会工作，亦不需要为了方便弟

兄姊妹缘故而做些根本不属于我工作范围的工作。他们还觉得我工

作量少，于是加多些工作给我。 

 

  当天放工后我立刻在神面前祷告，我那时觉得自己是在困境里，

我祈求神帮助我脱离这个困境。那次我真的十分欣赏天父的作为；

祂令我在洗澡时不小心跌倒，撞伤了尾龙骨。第二天在某间公立医

院求诊时，天父竟然令医生帮我写了４天病假纸；我第一件事当然

就是回黑福申请请假４天啦（星期三至六）！ 

 

  可能除了这件事外，因为之前我为了预备九五年年刊，需要常

常晚上留在教会关系，所以天父给我４天假期休息。不过无论如何，

我很感谢神给我４天假期；让我忙了一段时间后，有机会好好休息。

同时亦可让其它同工好好吸取教训；从此以后我每逢在教会时，他

们都不会随便叫我做事了。还记得星期五，我致电教会，何姑娘说

ＩＲＩＳ做得很辛苦时，我第一句响应就是：「家阵唔驶佢做啊？！」

何姑娘实时沉默了一会儿，然后才继续说。原本我是在星期日覆诊

的，但是星期六我告知张牧师时，他用好温柔的语气要求我主日返

工，星期一才覆诊。我心想：为何你这次说话语气和星期二比较有

这么大差别呢？ 

 

08. 肢体关系转变 

 

  那件事之后，我和同工关系都没有特别大的改善。张牧师仍然

在不同场合、不同环境下用很截然不同的语气和我说话。到后来更

因为某些原因，天父把我和同工的关系推向新低点（至于甚么原因

容后再说）。 

 

  另一方面，可能因为ＫＡＲＥＮ那件事影响、亦都可能因为他

们（良心发现），团契弟兄姊妹对我的态度有很明显的改善。例如：

他们有聚会都会主动找我、行动上不会太抗拒和我一起吃饭（心里

是否喜欢就不得而知）等….不过从那时起，每当我祷告时，圣灵经

常提醒我不要和黑福的姊妹拍拖（请注意：是黑福、不是提多团契）。

原因其实很简单－一班不接纳我做肢体的姊妹，我亦都无必要接纳

她们为我的恋爱对象。 

 

  不过这样就出现了问题，因为我工作以外经常接触的就是这班

姊妹；这样很容易对她们其中一个产生感情，但是天父就要求我因

为原则问题而不把她们纳入我的择偶范围之内。这样我的感性与理

性之间就出现了很大的冲突。从那时起直到我离开黑福为止，经常

会出现的情况就是－我对某位姊妹有意思，但是当弟兄姊妹将我和

她作为取笑对象时，我就会（缩沙）。弟兄姊妹可能发现这情况经常

出现，但是又找不出原因（就算估到都不敢妄作判断）。现在回想起，

胡志茵、梁美琴等….都曾经出现这个情况。最后导致我因此而（一

走以谢天下）。所以不禁要叹一句「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

枝」。 

 

 

 

 

 

 

 



09. 新官上任！ 

 

  到了九六年五月初，有一位男传道到任，他的名字叫杨家伟。

可能他从张牧师和何姑娘口中得知我的情况关系，所以他一到任就

以比较严厉的态度对我；似乎他想以（硬功）迫我就范。但是我的

反应已经令他知道他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以更不客气的语

气响应他，令他迫于无奈唯有用比较温柔的语气和态度和我相处。

虽然如此，他在我比目中的印象已经打了折扣。 

 

  其实自从上次放４日假事件后，我已经以（工作）的态度来面

对干事的（事奉）；所以明显是差了，这点我都有发觉。但是奇怪的

是，每逢ＨＥＬＥＮ找我帮忙时，我的态度又完全不同；不单止教

会同工，就连我自己都发觉到。所以他们经常用(Ｈ小姐)来和我开

玩笑；张牧师更说应该请Ｈ小姐任干事，这样我的工作态度会完全

不同。 

 

  后来我思想这件事时，发觉那时我并不钟意她，而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可能是生命影响生命的缘故。我一直都很欣赏她对事奉的

认真；可能是这样，每当我帮她忙时，都特别认真。但是这种事奉

认真的态度就无法从教会同工中看到（或者只是我看不到），所看到

的只是负面的事。兼且因为上次那件事，令我失去了（工作）的动

力。 

 

  圣灵在当时令我想出了一个比喻，我就很像一道门，教会同工

是开门的人。但是他们永远都不知道应该用那条门匙开这道门；杨

先生意图用暴力想开这道门，反而弄坏了门镇。但是奇怪的是ＨＥ

ＬＥＮ并不熟识这道门，竟然每次都用了正确的门匙开这道门；令

其它人觉得我偏心。其实不是我偏心，只是他们不懂得尝试认识这

道门的特性。如果将这比喻应用在我和神之间的关系，就表示我应

该借着读经和祷告去更了解神，令我的表现更加蒙天父的悦纳。 

 

 

10. 向愿望进发 

 

  到了五月尾左右，两位实习神学生会到另一间基督教机构实习。

那时当我祷告时，圣灵指示我实习神学生陈允昌先生会是将来黑福

的男传道。陈先生将于明年（九七年）毕业，而现时的男传道杨家

伟先生又刚刚到任。所以我认为可能是陈先生明年毕业后，会去另

一个基督教机构事奉数年，跟着才会在黑福事奉。但后来我发觉事

件竟然出乎我意料之外！ 

 

  那时我亦向着两个愿望进发。首先我向张牧师提出转会申请，

但是张牧师反而提议我返回受洗的教会聚会（那间教会我已离开了

３年）；他还讲明即使我申请，他都不会批准我转会。那时我很奇怪

张牧师为何这样做。不过后来和弟兄姊妹倾谈时，才醒悟到可能由

于张牧师希望弟兄姊妹在圣经真理上完全顺服他的教导；但我就常

常和张牧师讨论很多信仰及神学问题，兼且有时他反而驳不倒我的

论据，所以他不想我转会。 

 

  另外我原本打算在黑福当几年干事后才入读神学院。但是那时

当我祷告时，圣灵催迫我今年（九六年）要入读全日制课程。而张

牧师因为曾经在香港福音派神学院任教，所以报读这间神学院时就

顺理成章找他当推荐人（我受洗的教会不愿意推荐我）。而且据张牧

师所说，虽然没有受洗教会推荐信，但他的推荐信亦都接受。问题

是张牧师后来决定不写推荐信。 

 

  后来我报读香港灵盘圣经学院，张牧师说这间神学院在香港比

较新及细，一般大教会都不会承认它的学位，那时我便祷告神。感

谢神！祂让我思想到最重要的不是去那间神学院就读，而是自己是

否有服侍及牧养群羊的心志。即使一般大教会不会承认它的学位，

也可以去其它细教会或基督教机构事奉。这个领受十分激励我心，

而当我清楚神的感动后，我便决定继续申请，而那间圣经学院亦在

七月中通知我接纳我的报读申请。而在那段时间，一教会战争亦

随即展开。 



11. 战争开始了！ 

 

  九六年年初时天父就借着ＫＡＲＥＮ向提多团契的弟兄姊妹彰

显了祂的公义；到(年尾)时祂又向张牧师等教牧同工彰显了祂的公

义。还记得在九五年年底时，张牧师帮助提多团契弟兄姊妹伤害了

我的心灵。到九六年(年中)时，神借着某个人把提多团契弟兄姊妹

和张牧师、甚至其它教牧同工的关系推向新低点，这个人就是昔日

黑沙路福音会的诗班指挥－曾主光先生。 

 

  在九六年六月卅日，那日是圣乐主日。当日崇拜讲员是诗班指

挥曾主光先生；他的讲道内容虽然和圣乐无关，但是我觉得他讲得

很好。到七月六日，那日提多团契周会内容是曾主光先生信息分享，

但令我十分奇怪的是当晚３位教牧同工都有出席团契周会。因为据

我所知，３位教牧同工应该个别去不同团契周会；这次却罕有地３

位教牧同工一同出席团契周会。那时我还不知道发生了甚么事。 

 

  到第二天主日，同工们在教会办公室倾谈时，我谈及到我觉得

曾先生的讲道信息十分好。张牧师跟着问我：「你不觉得他讲得很

（哗众取宠）咩？」；当时我很奇怪为何他会问这个问题。到崇拜他

讲道时，我觉得他的讲道信息明显是针对曾先生的两篇讲道信息。

到下午弟兄姊妹一起吃午餐及后来去某位肢体家里倾谈时，才发觉

原来大家都有同感。后来我提及张牧师曾经问过我那个问题时，大

家都觉得张牧师很过份。ＰＥＯＮＹ还提及到原来以前每次曾先生

讲道时，都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有弟兄提议叫教会某位执事和张

牧师倾谈这件事，大家都同意。 

 

  后来的日子真不好过，教牧同工知道我把办公室的倾谈内容向

外宣扬，就在言谈间攻击我。而张牧师就对（哗众取宠）这句说话

反应就是「我无咁讲过！（这句是他的口头襌！不过他每次讲这句说

话都是说谎话，他就是这样不肯认错及负责任的人）」，但是我很肯

定的说他有讲过，他又诸多辩驳。 

 

12. 讲道内容１： 

九六年六月卅日曾主光先生讲道内容摘要： 

 

  圣经能将每个人的心思意念如镜子般照出来。如果我们以谦卑

的心态读圣经，求主藉圣经帮助我们，照出我们的本相；我们便能

够从圣经里得到无限的帮助、更认识我自己。 

 

  每个信主的人都会有信心，但他们的信心的怎样呢？在约翰福

音６章１－１４节里，耶稣借着问腓力问题来试验他的信心，其实

主自己知道怎样行。虽然腓力之前见过主行各样事迹，但是他的答

案显出他没有信心。圣经在这里照出其实我们遭遇问题时，很多时

我们不懂得倚靠主、只倚靠自己的聪明、物质财富；我们是一班没

有信靠耶稣的心的信徒。我们虽然信主，但是在日常生活里，我们

的信心是否一个真的信心。 

 

  在６６－７１节里，耶稣说犹大是魔鬼，因为他出卖主。犹大

的信心的有杂质的，他希望耶稣是要得国，然后他在主的国里便得

高位。犹大跟从主的目的是要从他得到肉身上的好处，我们今天是

否希望从主身上得好处？另一方面，彼得那时身处属灵的高；但

是正因如此他骄傲、不肯儆醒、不肯谦卑；到主被审判时他就不认

主，他也不认识自己。他的信心都是有问题，有一种骄傲妨碍他去

信靠主。如果我们今天自以为身处属灵高，我们需要检讨自己有

否骄傲，以致我们不去谦卑信靠主。我们的信心是否有杂质。 

 

  在马太福音７章１７－２７节里，主讲出真实信心的基础是遵

得天父旨意。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应该建基于信心和遵行天父话语和

旨意里。很多信徒信主后都依自己的喜好生活，不依神的旨意生活；

但是我们又希望结出果子来，这是否好象在荆棘里摘葡萄，蒺黎里

摘无花果呢？是否很无知呢？我们的工作是建基在盘石上或是沙土

上呢？我们是否遵行神的旨意呢？ 

 

 



13. 讲道内容２： 

 九六年七月七日张河川牧师讲道内容摘要： 

 

  今天我们事奉神的时候，应该以单纯及简单的心去事奉。今天

我们将事奉的心态复杂化，以致我们事奉的时候有很多障碍，不敢

迈进。尤其在传福音方面，我们应该以单纯的心去做传福音的工作。 

 

  在马太福音５－７章里，耶稣在山上教导人真理（即是理论的

装备）；到第８章就讲到耶稣下了山。假设５－７章等同于现在我们

信主后所受到耶稣理论上的装备。到第８章，耶稣就强调一件事－

耶稣下了山。耶稣在这里说明基督教的信仰是进入人群当中，得着

人生命的信仰。耶稣见到山下有很多人等着他们，他不可以继续和

门徒留在山上。今天我们见到山下有很多人需要我们，但是很多基

督徒仍然留在山上。他们在山上可以整理自己的生命、远避世人的

烦扰；他们没有进入人群当中。 

 

  今天无论你生命如何，你都要去传福音；因为有很多上等着我

们。我们以属灵生命不好为借口而不去传福音。现在每天有十万灵

魂走向灭亡，但是他们见到很多基督徒在山上去整理生命。整理生

命应该与传福音一起做。那些说整理生命的人，十、廿年后整理的

都是自己的生命；没有整理其它人的生命。今天如果有人对你说应

该整理生命，然后去事奉；我们要尊敬他，但是要远离他，你应该

和那些同时传福音和整理生命的人同往、学习。 

 

注：每次我听到这里，圣灵已经催逼我要关机。之后所讲的内容，

主要是针对曾先生在提多团契所讲的内容，不过由于那晚没有录音，

所以无从对证；所以只好以这两篇讲道来作比较。 

 

 

 

 

 

14. 我对内容的响应 

 

  基于两方面（教牧同工和提多团契肢体）各执一词，我都不知

道应该相信那边。所以我唯一判断的方法就是祷告，求圣灵指引。

我把两篇讲道录音带都复制入一盒录音带里。然后在家里祈祷求圣

灵开我眼睛，让我知道那篇讲道蒙神喜悦，让我能够明辩是非。跟

着才开始听之前所记述的两篇讲道。 

 

  当我听完这两篇讲道录音带后，我想响应张牧师的做法。首先

作为一个教会牧者，留意其它讲员在崇拜的讲道内容是应该的；但

是都应该尊重那个讲员。今个主日这个讲员讲一篇内容，下一个主

日你就立刻指出他的讲道是错误的；这样做是十分不尊重那个讲员。

除非讲员所讲的内容很明显违反了圣经真理；否则你有权不赞成他

的看法，但是就不应该公开指出别人的讲道内容是错误的；而且崇

拜讲道不应该这样被利用的（当然读者都有权不赞成我的看法）。其

次就是每个人对圣经的看法都可能会测重某方面，看轻另一方面；

但是就不代表是完全错误的。我赞成张牧师可以和曾先生私下讨论，

但是就不应该在崇拜讲道里说明别人所讲的是错误的。这样做只会

令我觉得张牧师眼里有梁木，但是就（公开）批评别人眼里有刺。 

 

  其实我觉得曾先生的讲道内容根本没有大问题；他只不过是着

重讲行事为人要信靠神，凡事要遵他的旨意行。根本没有违反圣经

原则，更不是「哗众取宠」。至于张牧师的讲道内容，其实是可以和

曾先生所讲的互相配合。不过很可惜他故意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尤其是那句「今天如果有人………我们要尊敬他，但是要远离

他……」。所以我听到这里，便立刻想关机。 

 

  总括而言，我听到曾先生的讲道带，觉得很有得着。相反我听

到张牧师的讲道带时，圣灵令我有很不平安的感觉；根本没有得着。

再加上祷告时圣灵的催逼，所以这次我觉得我不应该相信张牧师了。 

 

 



15. 七月发生的事 

 

  真是世事轮流转，当年提多团契肢体找张牧师帮忙来伤害我；

现在他们和我同一阵线和张牧师对抗。如果我是张牧师的话，我不

禁叹一句－报应。办公室同工似乎见到我不会帮张牧师，所以视我

如（金手指）;继续在言谈间攻击我。就在那时，灵盘圣经学院通知

我，我可以在九月入读该学院的学士课程。我那时向神感恩，因为

祂令我可以脱离苦海。但后来我才发现，祂的计谋和布局简直巧妙

得令人难以致信。 

 

  我当然是实时向教会请辞。张牧师说怕我读完出来没有教会承

认，但是那时香港福音派神学院日间学士课程已经截止接受报名，

所以他提议推荐我去读一个兼读学士课程。我读那个课程的好处就

是可以继续在黑福当干事。我心想－你当时不肯推荐我是怕我会辞

职；但是现在见我请辞，就希望我读这个课程，令我可以继续在黑

福事奉，至于（怕我读完出来没有教会承认）只不过是借口。我当

时祈祷求问神我应该怎样做，祂的答案就是仍然要我入读灵盘圣经

学院。 

 

  到七月尾左右 ,有一次张牧师在主日崇拜讲道前，主动提及上

次他的讲道。他当着会众面前表明他已经和教会刚刚续约两年，他

仍然会在这间教会当牧者。他希望弟兄姊妹顺服他，不要和他持反

对的意见。很明显他认为自己不是神的好管家，只认为自己是教会

的领袖。提多团契弟兄姊妹听到当然是很反感，但是那时张牧师都

不知道情况越来越恶劣，还自鸣得意。 

 

 

 

 

 

 

 

16. 到了八月 

 

  在这一年里，教牧同工们对我的工作表现诸多不满。后来我透

露我打算辞职，他们又对我客客气气；真是……唉！算啦！我和张

牧师协议好，我的工作任期到八月底。但是因为我有两星期大假，

加上之前我有大概６日补假未放；所以基本上我可以做到八月八日

就可以离职。但是在七月底，问题就出现了。 

 

  在七月底某次教会祈祷会里，我向弟兄姊妹透露我会在八月八

日左右离职。他们立刻有很大的疑问，为何我的工作任期到八月底，

但是可以在八月八日离职；教牧同工们见到这个情况就（缩沙）。张

牧师说同工事务委员会可能因为我的情况而立例，到时他怕办公室

同工（不如说他自己）不可以在离职时顺便放年假和补假。他还说

办公室有个规距，如果有补假就要尽快放，只不过他不记得通知我

（整整１年你都不记得通知我！）。他要求我不要在八月八日离职。

我说我们讲好了，他就说「我无咁讲过（至讨厌他说这句话，做牧

师做到好似他这样不负责任，不如辞职）」；好！这次我就暂时忍佢。 

 

  因为马姑娘已经在七月中离职，所以我和教牧同工协议好。我

会在八月里，大概放星期一至四，星期五至日返工。但是到星期日，

张牧师就用很温柔的语气问我（他只会有求于我时才会这样）有没

有考虑过放假时返教会帮手，我就很决绝的答无。可能因为这样，

教牧同工就得寸进尺。他们要胁我，要我在离职前把手头上的工作

做好，还要将所有工作全部交代好；否则他们会通知灵盘圣经学院

院长，通知他要我做好这些事情才批准我入读；杨先生还说：「你都

有咁耐风流有咁耐折堕啰！」。岂有此理，我已经退让一步，你们还

得寸进尺。我祈祷问天父我现在应该怎样，祂又以罗马书 12:19 勉

励我。我心想－好！我就忍多你们一次，看看天父容许你们风流几

耐！ 

 

 

 



17. 真是奇妙！ 

 

  在八月尾九月初左右，圣灵忽然令我省悟到；其实我可以迟些

才入读神学院。在这段时间里，我祈求神帮我在工作、感情、生活

各方面去经历神。这样将来我当牧者的时候，我不会只讲圣经真理

的理论，还会将自己活生生的见证讲出来。情形就类似天父不单将

真理教导人，还差遣耶稣降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他经历民间疾

苦，胜过试探；藉此讲明甚么是真理和证明人是可以胜过试探的。

我亦都可以将来把我的生活见证讲出来，证明圣经话语是真确的、

可信的和可行的。不过因为天父要我今年（九六年）入读，所以我

觉得不应该再想这些。 

 

  当我九月初入读该神学院时，我才发觉那间神学院是灵恩派的。

内里的师生，除了我和两位讲师之外，差不多全部都是灵恩派教会

信徒，他们在祈祷时讲方言。我这时有很大困扰，我祈祷问天父我

应该怎样做；祂的答案就是要我退学。我那时才茅塞顿开，其实这

个根本就是天父精心安排的布局。 

 

  在我报读该神学院时，我只认识当中是两位讲师，他们都不是

灵恩派的，所以我不以为意。我是不喜欢灵恩派的，但是在过程当

中天父一直都没有让我知道那间神学院是灵恩派的。到后来张牧师

愿意推荐我入读香港福音派神学院时，天父都要我选择灵盘圣经学

院。加上后来圣灵令我省悟到上述所讲的道理。其实天父根本稳瞒

我，祂要我（表面上）入读神学院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我对付黑福的

教牧同工。 

 

  在我起初做教会干事时，我已向张牧师透露我打算入读神学院。

而经过无数的事件后(篇幅不够所以不能尽录)，天父因为要对付教

牧同工；所以就感动我入读神学院。目的其一就是要我脱离苦海，

其二就是令教牧同工相信我会离职，这样他们对付我亦会无所顾忌。

天父令教牧同工跌落这个陷阱里，目的就是借着我帮助曾先生，提

多团契弟兄姊妹和我来一个大反击。 

18. 大反击！ 

 

  教牧同工知道我退学后，第一件事是约我某天下午吃午餐；目

的其实大家都心中有数。因为之前圣灵已经感动我，叫我绝对不要

回教会做干事。所以那天我祈祷希望得到进一步证实，而圣灵的感

动亦都是一样。结果那天他们婉转地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回教会当

干事；我的答案当然是断然地拒绝。 

 

  教会那时聘请不到干事，教会同工又短缺，于是便提升了兴哥

（翟龙兴）当干事。但是兴哥是不懂得计算机的，于是关于会计的

工作就由教会司库部负责，至于中文文书工作就由教牧同工负责。

但是问题就出现了，因为九六年十一月是教会２０周年堂庆，需要

编制纪念刊物；另一方面司库部根本就无法妥善处理教会财务事宜，

所以教会极需要一个懂得会计、打字又打得快的肢体做干事。这两

方面我都胜任；而那时我又未找寻到工作，于是我便成为教会最适

合当干事的理想人选。 

 

  其实当我退学后，我都大概估到天父不会让我这么快找寻到工

作；但是我又不知道天父要我甚么时侯才找寻到工作。那时我有个

奇想－与其这样，不如我问清楚天父，我甚么时侯才找寻到工作。

然后我在这时候才开始找寻工作，这样就不需要浪费时间、精神、

体力和金钱去找寻工作啦！那时我的家人、教会同工及大部份弟兄

姊妹都赞成我回教会当干事，但是我都拒绝。另一方面，我祈祷的

时候，圣灵感动我不要说出拒绝当干事的原因，亦都不准我在弟兄

姊妹面前说教牧同工的坏话。我那时很奇怪地问天父，这么大好的

机会让我反击，为何不准许我说教牧同工的坏话，那时天父没有回

答。 

 

  那时基于教会极需要聘请同工，而我又未找寻到工作；但是我

又断然地拒绝当教会干事，亦都拒绝透露原因。于是不知情者便很

好奇地想知道原因，知请者就在我面前避开谈论这个问题。我那时

觉得，游戏越来越好玩了。 



19. 越来越好玩 

 

  教牧同工似乎很想我回教会当干事。他们好象编排角色般，杨

先生和何姑娘负责做奸角，好象唱双簧般用激将法来激我。而张牧

师就做忠角，用好温柔的语气问我是否考虑当教会干事一职。不过

这个方法注定失败，首先他们做得太明显，实行软硬兼施；其次就

是张牧师做得很假（我之前认识的张牧师亦是很假），根本说服不到

我，反而令我反感。 

 

  到十月，司库部部长莫国祥（祥哥）联络我，要求我十一月开

始帮助处理教会财务事宜，我一口答应。但是不知为何他后来才说

是当兼职，每个月津贴三千元正。我起初以为是义务的，不过无所

谓啦！后来那对（奸角）刻意在我面前说我是因为有津贴才当兼职，

如果无津贴就一定不会做。那时我很愤怒，因为我起初答应祥哥，

只是见到教会的财务事宜一直都处理不好；奉献记录还经常出现问

题，所以才愿意义务帮忙；那时根本就没有讨论津贴问题。我本来

想立刻向祥哥请辞，不过又怕没有人能够帮祥哥；加上祥嫂那时正

在怀孕，祥哥需要照顾她。我于是对自己说：如果不是因为祥嫂，

我一定辞职。 

 

  到十一月尾左右，布道部部长冯丽芳联络我；她打算出一本教

会月刊，她要求我帮忙做中文打字工作。我知道这次一定是义务的，

所以就安心地一口答应。那时我才想起－如果有个待业弟兄，他所

返的教会正在聘请干事。那个弟兄曾经在那间教会当干事一职，但

是他就坚决不肯再当干事一职，又不肯说出原因。奇怪在于他又愿

意在那间教会做兼职，兼且他又愿意义务帮其它肢体打中文字。我

想问问各位，如果你是那间教会会友，又知道这情况，你会怎样想？

可想而知那时教牧同工要承受的压力多大；加上他们又要兼顾中文

文书处理工作，工作量十分多。那时我真的很想对他们说：「你都有

咁耐风流有咁耐折堕啰！」不过由于天父叫我不要乱说话，所以才没

有说。 

 

20. 要胁成功 

 

  其实在九月至十一月期间，天父一方面令我找不到工作、另一

方面又令到黑福聘请不到干事、加上我帮司库及布道部工作。令到

我不肯重返黑福当干事的原因，成为弟兄姊妹热切希望知道的问题。

这时我才明白天父不要我乱说话的原因，一方面是尊重教牧同工，

做个好榜样。另一方面如果我乱说话，这样可能造成我和教牧同工

之间互相攻击；弟兄姊妹不知道谁是谁非。但是如果我一直保持沉

默，而天父如今这样把事件闹大的话；这样弟兄姊妹可能会把焦点

放在教牧同工身上，这样对教牧同工所受的压力和伤害就更大。所

以在这件事上，我更加经历到神的周详计划及奇妙的作为。 

 

  话说回来，虽然天父要对付教牧同工，但是我始终都要找到工

作。而我父母又不是基督徒，根本就不会明白这些。他们只是希望

我尽快找到工作，所以一直都鼓励我重返黑福当干事，但是我一直

拒绝。到十一月中左右，张牧师放大假去了德国，十二月初才回到

香港。我父亲要我到时如果还找不到工作的话，就要回黑福当干事，

因为已经很久找不到工作。我当时无奈答应，我便向神祷告。我说

我已经不可以再等，如果在十二月初之前我还找不到工作的话；这

样天父，对不起，我要破坏的计划，回黑福当干事。我觉得虽然

这样祷告有要胁成份，但是我是逼不得已。如果我真的要胁成功，

祷告之后２、３日左右，天父帮助我找到工作，十二月一日返工，

月薪九千。 

 

  那时我真的给天父激到半死，不到最后关头都不会帮助我找到

工作。那时我又向天父祷告，因为祂令我３个月找不到工作，令到

我损失了赚取金钱的机会。但是原来天父早有安排，我由九六年十

一月开始帮司库部工作，到九七年七月止。期间我所赚取的金钱，

原来差不多等于我３个月月薪；而且因为是兼职，所以没有报上去

税局。那时我才经历到天父真的不会亏待那些服侍祂、爱祂、听从

祂旨意而行的儿女。 

 



21. 他们辞职了 

 

  经过这件事之后，其实大家都对我不肯返黑福当干事的原因有

怀疑。加上在十月左右，提多团契团友ＭＡＴＴＨＥＷ及ＰＥＯＮ

Ｙ夫妇分别表态不再担任圣乐部及慈惠部部长职务，令到这件事越

来越严重。张牧师可能有见及此，所以在崇拜讲道内容里已经不见

昔日的嚣张，而且字里行间带点歉意；不过我觉得那时才后悔已经

太迟了。到十二月初，我知道一个比较意外的消息，就是张牧师和

杨先生辞职了。 

 

  其实在十月，那时我正在寻找工作；天父已经在祷告里叫我知

道，祂是要张牧师离开黑福。我那时觉得事件不会弄致这般严重，

所以才不加理会。现在张牧师和杨先生一齐辞职，这样教会只剩下

何姑娘一个教牧同工。虽然我很想知道他们辞职的原因；不过当我

祷告求问神时，天父要我不要理会他们辞职，即是说－当甚么事都

没有发生过。我便唯有不去问他们，真的当甚么事都没有发生过。 

 

  那时我觉得，如果他们的辞职是因为我不肯当干事的话；这样

应该三位教牧同工都一齐辞职，因为何姑娘都应该负责任。可能何

姑娘在黑福事奉时间比较长，所以教牧同工选择她来(看守大本营)，

不过这些事我已经不再理会了。自从教会公开他们辞职后，不知为

何，张牧师和杨先生的崇拜和团契的讲道内容重新出现（闹人）的

情况。可能他们就快离职，所以说话也无所顾忌（真是死性不改）。

但是剧情就是这样峰回路转，在十二月尾的教会会友大会里，有肢

体动议不接纳两位同工离职，反而设法去挽留他们。虽然很多提多

团契的弟兄姊妹都反对，但是这个动议最终获得通过。那时我感觉

到，游戏还未玩完。 

 

 

 

 

 

22. 游戏还未玩完 

 

  其实自从七月张牧师崇拜讲道后，很多提多团契弟兄姊妹已经

对张牧师很不满（曾先生是诗班指挥，而诗班大部份弟兄姊妹都是

提多团契）。加上后来张牧师在崇拜讲道之前那段（自居为首）的说

话，使到他在提多团契已经不受欢迎。除了我不肯重返黑福当干事，

及ＭＡＴＴＨＥＷ和ＰＥＯＮＹ辞任部长外。在十一月份某个提多

团契周会里，张牧师负责信息分享。本来周会平均出席人数接返４

０人的提多团契，那次出席人数竟然不足２０人；大部份人是因为

张牧师而不出席的（包括我在内）。而在十二月尾会友大会里；很多

提多团契的弟兄姊妹都反对挽留张牧师和杨先生。这些都足以证明

张牧师在提多团契已经成为不受欢迎人物（虽然他是团契导师）。我

觉得做牧师及团契导师做到好似张牧师那样，其实真的很失败。 

 

  自从十二月尾会友大会后。踏入九七年，有一班弟兄姊妹（以

下简称｀挽留派＇）发起签名运动，支持挽留张牧师和杨先生。另外

在一月某次崇拜里，有一个姊妹在家事报告时上台。报告从那天起，

连续几个主日午堂崇拜后，会有祈祷会，寻求至高神的旨意；当然

她还呼吁弟兄姊妹签名挽留张杨二人。当她报告完后，张牧师在台

上公开呼吁弟兄姊妹不要挽留他。 

 

  我听完那个姊妹报告后，觉得很好笑。挽留派这边箱寻求至高

神的旨意，那边箱就发起签名运动。为何未有祈祷会之前已经有签

名运动呢？他们凭甚么认为神的旨意就等同于挽留张杨二人？究竟

他们是否将自己的想法主观地认为是至高神的旨意呢？我知道神的

旨意就是要对付教牧同工，赶张杨二人出教会，他们知道神的旨意

就是要挽留张杨二人，究竟我们是否寻求同一位至高神呢？为何大

家会出现如此大的分别呢？据我所知，除了大部份提多团契肢体外，

很多肢体都有签名。于是我祈祷问天父，张杨二人是否真的会离开

教会呢？天父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于是静心观看天父的作为。 

 

 



23. 我的表态很重要 

 

  原本张牧师和杨先生分别在五月份及二月份离职的；但是后来

他们答应延迟离开，给他们时间详细考虑；张牧师和杨先生可能分

别在八月份及五月份离职。我便祈祷问天父，我应该怎样做。祂的

答案是不要理会他们二人，也不要签名，容让他们二人离开黑福。

我便好奇地问天父，如果这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他们二人可以以(徇

众要求)为借口继续在黑福事奉，那时天父怎样按祂的旨意赶他们离

开黑福呢？那时天父没有回答。 

 

另一方面，他们二人这时作出这样的决定，很容易导致教会内

部斗争分裂加剧；这种后果我相信攻于心计的张牧师及杨先生一定

估计到。所以我觉得他们二人根本是（玩政治）；利用群众的支持，

使他们二人不单止可以继续在黑福事奉，而且可以藉此巩固权力，

铲除异己。我便向天父祈求，希望他们二人仍然会离开教会，兼且

要使他们后悔他们所作出的决定。 

 

  后来有一天我在教会办公室，张牧师忽然问我何时转教会会藉。

那一刻我觉得十分奇怪，因为张牧师向来反对我转教会会藉，为何

这次他会这样问。我正在猜想时，他跟着说：「如果将来我离开教会，

到时你怎样转会藉？」。我那时才恍然大悟，跟着响应一句：「好似

教会现在正在挽留你！」。其实他根本不是紧张我转会问题，他是想

藉这件事来借题发挥，测试我对他们二人辞职的反应。因为由他们

二人公开辞职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在这件事上公开表态，也没有签

名。所以他们希望知道我的响应。张牧师听到这个答案后，面露出

很失望的表情；原来我根本不理会他们离职与否，也不会挽留他们。 

 

  那时我才想起，作为前任教会干事，和他们二人相处了一段日

子；加上先前我坚决拒绝重返黑福当干事。因此我是否支持挽留他

们，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这么留意我的表

态，张牧师更借题发挥问我呢！ 

 

24. 他们始终要走 

 

  经过这件事之后，每逢我在教会办公室，便经常听到办公室同

工批评我目中无人。有一次我终于忍不住问他们：「你们真的觉得我

目中无人么？」；他们沉默不言，以后再没有这样形容我了。提多团

契在九七年开始分为提多及以诺两个团契，而教牧同工并没有做这

两个团契的导师。而在三月底的提多团契周会里，周会内容是分组

查经。那次见到张牧师出席周会，还刻意与我同一组查经。跟着还

利用他（借题发挥）的本领讲了一段与查经内容无关的说话，似乎

他想向我暗示他有歉意。不过那时我根本没有理会他的说话，当没

有听过一样。 

 

  到第二天主日，在会友大会里，知道他们二人最后决定要走。

即是说之前那日的团契周会，张牧师可能是（最后一击），不过最终

都失败。那时我觉得，我获得彻底的胜利、我相信教牧同工做梦也

想不到会败给一个平信徒手上。其实不是我的胜利，乃是天父借着

我施行祂的公义，使他们二人离开教会。这次事件亦使我深刻地经

历到天父的公义和祂的足智多谋。首先祂使教牧同工跌落陷阱里，

从而知道他们的为人。到后来我退学后，天父使我长时间找不到工

作、但是就坚决拒绝重回教会当干事、又不肯说原因。一方面建立

了尊重教牧同工的好形象，另一方面使到弟兄姊妹把怀疑焦点放在

教牧同工身上。 

 

  后来张、杨二人不肯接受教会执事会挽留，提出辞职。但是到

挽留派发起签名运动后，他们又说延迟离开，待他们详细考虑。于

是天父要我完全不要理会他们，也不要签名。到最后祂激动张牧师

来测试我，那时我才表态不理会他们离职与否，也不挽留他们，没

有了我的支持，他们二人怎可以留下呢？ 

 

 

 

 



25. 事后分析 

 

  到四月，教会筹备在七月举行一个聚餐，欢送张牧师。而聚餐

入场券是需要购买的，我当然是没有买啦！而教会同工这次就派了

兴哥（翟龙兴）来问我是否去聚餐，我说不去。他又问我如果他请

我呢？我就说会考虑。其实我根本不打算去，只不过是刻意让他们

知道我根本不会欢送张牧师。那时我心想，如果之前张牧师坚决地

离开的话，我就会去聚餐欢送张牧师。 

 

  发生了这些事之后，我好奇地问天父一个问题，为何祂要这么

决绝地对付教牧同工呢？后来经过不断读圣经及祈祷后，天父让我

大概知道这些原因： 

 

1.起初张牧师和何姑娘根本不应该容许提多团契弟兄姊妹伤害我。

试问一顿午餐可以使他们损失多少呢？他们就是吝啬这少少的金

钱。而教牧同工不但没有责备他们，还与他们走同一阵线，兼且帮

他们来伤害我。这些是神的仆人应该做的么？ 

 

2.他们太过自居为首。他们以为自己是教会的牧者，就要求弟兄姊

妹在圣经真理教导上完全顺服他们；曾先生的事件已是一个很好的

例子。他们似乎忘记了他们是神的仆人，是神教会的管家。天父又

怎会让这些人管理祂的教会呢？ 

 

3.天父用我入读神学院这件事来试验出他们的为人，结果他们全部

跌落陷阱里。原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狼，即使是办公室同工，他们

都是这样对待，何况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呢！ 

 

  所以想深一层，天父这样待他们也是无可厚非。那时天父常常

令我想起一节经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福音１３章１２节。我将来也可能是

教会牧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鉴戒。 

 

26. 爱情路上 

 

  之前我已经说过，基于原则问题，天父不希望我和黑福的姊妹

拍拖。但是我那时是在黑福工作的，所见到的姊妹全部都是黑福的；

所以那时我根本没有机会拍拖。而那时我因为准备入读神学院，很

多事都未能够确定，所以弟兄姊妹似乎都不会留意我的感情事。到

后来我退学后，就要找寻工作。到找到工作后，因为那时我要兼顾

司库部、布道部和诗班事奉（那时我是诗班成员）；所以我以此为借

口而不谈感情事，但是我留意到，弟兄姊妹其实已经留意我的感情

事。到后来我因为事奉太忙而病倒了，便决定退出诗班。 

 

  到五月，教会公布聘请了陈允昌先生在七月开始任男传道，与

张牧师有一个月时间共事；这时我才想起，原来一年前的感动是指

今日；天父在一年前叫我知道杨先生会离职、陈允昌先生会到任；

但是我怎样也估不到会这么快。另外教会己经聘请到干事－杨志忠

先生，而我在司库部的事奉亦将会做到七月底。跟着我问天父一个

问题－到八月份我只得一件事奉工作，到时我用甚么借口不拍拖

呢？就在那时候，发生了一段小插曲。 

 

 

 

 

 

 

 

 

 

 

 

 

 

 



27. 小插曲 

 

  那时以诺团契其中一对夫妇有一个不足一岁的小朋友（以下简

称｀伟仔＇），我十分疼爱他。在七月初时，我问他的父母可否做伟

仔的干爹。他们答应了，但是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我尽快帮伟仔找

干妈，我亦都答应了。但是因为我不可以和黑福的姊妹拍拖，那样

怎算好呢？就在那个时候，在天父奇妙的安排下，有一个姊妹在我

眼前出现，她就是ＩＲＥＮＥ。 

 

  我任职的公司原本是没有其它基督徒的；所以当我答应了那对

夫妇的要求后，我正在思想应该怎样做。就在那时候，公司来了个

暑期工，她的名字叫ＩＲＥＮＥ，是一个基督徒。我和她相处了一

段日子后，觉得她样貌不错、外向、很容易与人相处，我和她相处

有一份很舒服的感觉。她的出现恍惚是天父赐下的，令我可以不需

要再为这个诺言而头痛。我第一件事当然是追求她啦！不过似乎她

对我没有意思，反而对公司另一个男同事有意思。那时我虽然觉得

有点酸溜溜，不过我知道爱情是不可以勉强的，所以我亦都没有把

这件事放在心上。 

 

  到九月初，伟仔过完１岁生日后；他的父母向我要求待我拍拖

后，才可以做伟仔的干爹；理由是他们觉得我没有尽力帮伟仔找干

妈。那时我觉得很不满，因为其实我是有尽力的，只不过对方不是

黑福的姊妹。他们见到我没有对黑福任何姊妹展开追求攻势，就认

为我没有尽力。但是他们似乎忘记了一件事，就是我和他们都并没

有说过一定要找黑福的姊妹拍拖。他们当初定下这个条件可能是想

帮黑福的姊妹，不过问题就是他们不知道我（或者说是天父）的原

则。 

 

  这件事亦都证明了一点，就是黑福的弟兄姊妹已经十分留意我

的爱情生活，看看我有没有对其中一个姊妹有意思。而在公司里最

难得的一个机会我都不能够把握，天父啊！我应该怎样做呢？ 

 

28. 需要走吗？ 

 

  到九月，当我祷告时，圣灵感动我要离开黑福；原因就是避免

因为原则问题，而伤害某些姊妹的心灵。我于是经其它弟兄介绍下，

曾经返过两间教会。但是后来发觉，我那时还是帮布道部打月刊，

所以暂时不可以离开。于是我向天父祈祷，给我一年时间；一年后

如果情况没有改善的话，到时我才离开。 

 

  当我决定留在黑福后，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处理感情与理

性之间的冲突。那时据我所知，ＨＥＬＥＮ没有拍拖、亦都没有对

象。于是我向天父说，我给自己、给ＨＥＬＥＮ最后一次机会；如

果失败的话，我在短时间内都不会和黑福的姊妹拍拖。结果那次Ｈ

ＥＬＥＮ没有给我机会，这样我再没有给黑福任何姊妹一个机会，

直到现在。最讽刺是之后某次吃午餐时，弟兄姊妹一齐要求我请Ｈ

ＥＬＥＮ吃午餐，我在很不情愿的情况下答应了。那时我估计，可

能是ＨＥＬＥＮ后悔当初拒绝我，所以藉弟兄姊妹帮忙来作出暗示。

不过我心想，已经太迟了。 

 

  到十一月，我喜欢了公司某位女同事，所以我暂时不需要处理

感情与理性之间的冲突。到九八年二月，那位女同事正式拒绝我，

和另一位男同事拍拖。从那时起，我的感情没有寄托，要重新面对

内心的冲突。到五月，我发觉自己喜欢了以诺团契某位姊妹，这次

其它弟兄姊妹都知道。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因为原则问题，而决定

忘记她。这时我问天父，我真的需要走吗？ 

 

  那时虽然有其它姊妹对我作出暗示，我都（不敢）理会她们。

我祈祷对天父说，可能他们已经悔改呢！可否给他们机会。天父就

借着某些事件的发生，令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有改过，只不过是不敢

拒绝和我一起吃午餐。那时我心想－你们真是令我太失望了。我祈

祷向天父说：「天父啊！我都是要离开黑福了！」 

 

 



29. 我真的要走！ 

 

  在九八年下半年里，男传道陈先生经常问我何时转会藉，他还

亲自找转会申请表给我。他这么做其实是因为黑福缺乏事奉肢体，

他希望我转会后能够帮助教会。我虽然很欣赏他这样积极为教会，

不过那时我已经决定离开黑福；他这样做令我十分为难，但是我又

不知道应该怎样向他说。 

 

  那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我用甚么理由离开教会呢？我总不

能对弟兄姊妹说清楚原因（虽然有部份弟兄姊妹会估到原因）。于是

我向天父祷告，结果圣灵帮助我想出一个很好的理由－交通问题。

我是住在旺角区，而黑福位于筲箕湾及西湾河地铁站中间，所以我

不喜欢乘撘地铁。每次我由教会返家时，都需要忍受巴士在海底隧

道口塞车，但是那时我已经十分疲倦。所以我曾经考虑过转教会，

不过因为不想再适应新教会生活，所以才打消这个念头；现在我可

以用这个原因转教会。加上教会月刊主编冯丽芳姊妹要移民，月刊

会暂停制作，我在黑福最大的牵挂都消失了。这样我可以用地区远

为理由转教会，既不会说谎话，也不会把另一个原因说出来。 

 

  后来我把这件事向外公开。从一些弟兄姊妹的言谈间，我知道

其实他们估到我在隐瞒部份事实；但是除了一位弟兄外，其它弟兄

姊妹都没有追问下去。而其它不知情的弟兄姊妹就只是听，没有再

说其它。我从九八年九月开始减少在黑福出现。到十二月尾，我帮

完教会打年报后，我就没有返黑福聚会了。 

 

  如果天父向我隐瞒转教会的真正原因，让我蒙在鼓里；我就不

需要想办法去隐瞒事实。现在祂让我知道，一方面可以令我下定决

心离开黑福，另方面可以让我更认识天父，都未尝不是好事。后来

我约了黑福弟兄姊妹去探伟仔一家，胡志茵姊妹主动和我倾谈（她

平常不会这样做）；我不知道她是否作出暗示。不过我心想－如果我

和她拍拖，我就不需要离开黑福啦！ 

 

 

总结 

 

  我由九五年八月开始返黑福聚会，到九八年十二月为止，前后

大概３年左右。在这３年多的教会生活里，有喜、有悲、有苦、有

乐、有怒、有笑，总而言之，是多采多姿的教会生活。不过在黑福

聚会当中，天父让我学晓了很多东西： 

 

1. 如果将在黑福当干事、帮祥哥处理教会财务事宜及帮冯丽芳姊妹

打教会月刊这三件事奉作比较，我觉得在黑福当干事的表现是最差

的。原因除了是因为要令ＩＲＩＳ发恶梦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受

到张牧师的说话影响，使我觉得干事根本不是事奉，而是工作，使

我的工作表现甚至比我在私人公司的工作表现更差。这使我思想到

事奉不应该指一种工作，应该指一种心态。无论我们是否在基督教

机构工作，只要我们以事奉神的心态工作，这样其实已经是事奉。 

 

2. 可能是当干事关系，使我见到教牧同工的行事为人；所以他们的

讲道我通常都不听。一方面除了是因为他们有时藉讲道攻击人外，

另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讲道内容和他们的行为根本不一致。在黑福３

年多的时间里，最影响我的反而是曾先生和ＨＥＬＥＮ，当我在诗

班里得到曾先生的爱心教导、在聚餐里见到ＨＥＬＥＮ怎样服事老

人家及见到他们对事奉的认真。虽然他们没有对我说甚么，但是他

们已经影响着我对事奉的态度。这使我思想到其实身教比言教更有

果效。 

 

3. 我亲身经历到神的公义。贪恋钱财而伤害肢体的，他们的钱财反

而更少；帮助弟兄姊妹伤害同工的牧者，弟兄姊妹反而伤害他；不

肯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的，要受更严重的责任；为自己争取所无

的，反而失去自己所有的。后来据何姑娘所讲，干事杨志忠先生的

工作表现比我更差，而且常常针对何姑娘；使她吃了不少苦头。虽

然她没有辞职，但是她不会比张杨二人好过，神的公义是不会因人

的安排而有所偏差的。 


